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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分析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期所扮

演的历史角色ꎮ 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ꎬ
有别于传统国家行为体ꎮ 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艺术家的身份ꎬ 与中

国共筑合作的纽带ꎬ 建立了坚实的友谊基础ꎬ 并且形成了以政治使

命感为特点的风格: 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ꎬ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个人

权利而斗争ꎮ 凭借这种政治使命感ꎬ 他们融入国际社会当中ꎬ 并促

进了 １９７０ 年中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ꎮ 此后ꎬ 他们在文化艺术领

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ꎬ 直至今日ꎮ 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当中ꎬ 最具

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与巴勃罗􀅰聂鲁达ꎮ 无论从何种

角度来说ꎬ 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 “使者”ꎬ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

品的影响力ꎬ 还因为他们是智利人民的杰出代表ꎮ 这项研究的难点

在于: 为了确定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ꎬ 必须研究他们二人是

如何拓展权力空间ꎬ 让世界了解智利的ꎻ 同时ꎬ 还需要深入研究他

们二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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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对象的背景

鉴于中智关系的重要性ꎬ 研究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背景下中智两

国关系开启之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必要的ꎮ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ꎬ 因为

在冷战时期ꎬ 权力空间已经被当时的世界霸主美国和苏联所占据ꎮ 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ꎬ 相距遥远的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却启动了与中国的联系ꎮ
在整个 ２０ 世纪ꎬ 在拉美发生的所有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都可以被理解为

社会各界对发展道路的探索ꎮ 拉美希望探索出一条能够解决该地区政治、 社

会和经济问题的发展道路ꎮ 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纷纷涌现ꎬ 根据他们对世界

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解读ꎬ 提出了新的发展道路ꎮ 他们在国际范围内保持

联系ꎬ 组成不同的国际关系网ꎬ 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定位他们的组织ꎬ 凭借着

他们对国内外经验的理解推动国内讨论的深入ꎮ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ꎬ 中

智两国之间最初的联系和友谊主要归功于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所开展的活动ꎮ
在这一场景之下ꎬ 可以说正是这些极具个性的非国家行为体ꎬ 在 “软实

力”① 的框架下ꎬ 行使了他们的权力ꎬ 成为双边关系的最初开拓者ꎮ 他们是中

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开创者ꎬ 其中ꎬ 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

(Ｊｏｓé Ｖｅｎｔｕｒｅｌｌｉ) 与巴勃罗􀅰聂鲁达 (Ｐａｂｌｏ Ｎｅｒｕｄａ)ꎬ 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

萨尔瓦多􀅰阿连德ꎮ 让人称奇的是ꎬ 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国度ꎬ 一种完全陌生

的文化模式下ꎬ 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成功地开启与中国的关系ꎬ 并在随

后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ꎻ 而在中国ꎬ 两国关系的巩固是由国家行为体负责

的ꎮ 在冷战时期ꎬ 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对于智利积极形象的建立和南美

国家了解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ꎮ
由于两国相距遥远ꎬ 费用高昂ꎬ 旅行的可能性和建立两国之间的联系都

受到了限制ꎮ 行程很长ꎬ 且只能通过苏联实现ꎬ 由北方通过西伯利亚铁路ꎬ
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ꎬ 然后再坐飞机到北京ꎮ 智利壁画画家何塞􀅰
万徒勒里的女儿帕斯􀅰万徒勒里 (Ｐａｚ Ｖｅｎｔｕｒｅｌｌｉ) 是这样表述她父母 １９５２ 年

第一次来中国的情形: “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ꎬ 幸亏俄罗斯农民帮我父亲搓揉

身体ꎬ 他才没有被冻死ꎮ 一到达海参崴ꎬ 他们就乘飞机去了北京ꎮ 他们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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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胜利后最早到达中国的智利人􀆺􀆺他为什么要去中国? 中国人口占世

界人口的 １ / ３ꎮ 我父亲想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表现自己的ꎬ 他想成为一个见证

人ꎮ 我父母原本打算在中国只停留三个星期ꎬ 但他们待了三个月后决定长期

留下来ꎬ 并将我从智利接过来ꎬ 我 １ 岁时到达中国ꎬ 我们在那里住了 １６ 年ꎮ
当时中国很少有外国人ꎮ 我父亲见过周恩来总理ꎬ 他们一见如故ꎬ 用法语交

谈􀆺􀆺他们想打破美国的外交、 政治和军事的封锁ꎮ 不久ꎬ 他们想在圣地亚

哥建立一个智利—中国问题研究所ꎮ”①

智利是位于南锥体地区的一个小国ꎬ 因其边缘性地位ꎬ 必须与其他国家

保持良好关系ꎮ 在一体化方面ꎬ 拉美其他国家是其主要的盟友ꎮ 偏远的地理

位置和较小的人口规模并没有阻止智利在该地区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ꎬ 并将

这种角色延伸到其他地区共同体当中ꎮ
考虑到上述背景ꎬ 必须研究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被中国政府重视的个人

特点: 他们的个人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智友谊桥梁的建立? 他们能取

得这样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画家、 艺术家ꎬ 是非国家行为体)ꎬ
更要归功于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敏感度和理解力ꎮ 中国和智利同属边缘国家ꎬ
由于其边缘性的政治地位和大量的贫困人口ꎬ 需要扩展生存空间ꎬ 并且在这

层空间内表达他们亟须改变世界体系的诉求ꎮ
达夫妮􀅰若斯兰 (Ｄａｐｈｎé Ｊｏｓｓｅｌｉｎ) 和威廉􀅰华莱士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ａｌｌａｃｅ)

在谈到世界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时指出: “冷战双方都在利用非国家行为

体ꎬ 与他们结盟ꎬ 公开或者暗地里向他们提供经济资助ꎬ 无论是工会、 学生

组织、 和平组织、 友谊协会、 人权组织ꎬ 还是发展性的非政府组织ꎬ 在这场

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们都成了武器ꎮ”② 可见ꎬ 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并不是孤立

的ꎬ 而是齿轮传动装置上的一个零件ꎬ 是非国家行为体从个人信念出发寻求

新道路的一种践行ꎮ

二　 何塞􀅰万徒勒里: 中智关系的建筑师

何塞􀅰万徒勒里 (１９２４—１９８８ 年) 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ꎬ 智利杰出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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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 曾在智利国立中学学习ꎬ 后进入智利大学美术学院深造ꎮ 著名的墨西哥

壁画家西凯罗斯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ｆａｒｏ Ｓｉｑｕｅｉｒｏｓ) 为奇康市小学创作壁画期间ꎬ 万徒

勒里曾担任其助手ꎮ 之后ꎬ 万徒勒里开始致力于大型 “公共壁画” 的创作ꎬ
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被人民大众欣赏的艺术形式ꎮ 这种艺术创作上的倾向伴随

了他的一生ꎬ 使他可以以一个画家和壁画家的身份ꎬ 超越时代以及后来的艺

术家ꎬ 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可ꎮ
由于何塞􀅰万徒勒里的艺术观及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ꎬ １９５１ 年他曾以智

利代表的身份受邀参加柏林世界青年艺术节ꎬ 并在那里与各个国家的代表共

聚一堂ꎮ 同年年底ꎬ 他应邀前往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ꎬ 同时赴会的

还有从柏林出发的巴勃罗􀅰聂鲁达和豪尔赫􀅰阿马多 ( Ｊｏｒｇｅ Ａｍａｄｏ) 等人ꎮ
在万徒勒里的传记中这样描述这一盛事: “各国代表齐赴盛会ꎬ 鲜有人缺席ꎮ
在一片欢呼声中ꎬ 中国长征英雄代表团成员走到了舞台中央ꎮ 代表们提议为

亚洲、 非洲和太平洋国家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和平委员会ꎬ 并将总部设在北京ꎮ
万徒勒里主动上前交谈ꎬ 并且收到了访问中国的公开邀请ꎮ”①万徒勒里积极参

加文化界内的各种活动ꎮ 在智利大使馆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合编的著

作中ꎬ 中国学者也记录了这一事件: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ꎬ 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对中国

进行友好访问ꎬ 和中国艺术家进行交流ꎬ 并且向中国媒体介绍了拉丁美洲人

民和平运动的情况ꎮ”② 这是他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的起点ꎬ 并且这种关系伴

随了万徒勒里的一生ꎮ
这位智利画家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使他在中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ꎬ

由此加强了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系ꎮ 在回顾中智两国

双边关系的时候ꎬ 何塞􀅰万徒勒里显然是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代表ꎮ 这种

关系无论在私人友谊中ꎬ 在中国对其家人的优厚招待中ꎬ 还是在其艺术作品中ꎬ
都在不断加深ꎮ 但最重要的联系体现在他本人的政治倾向上ꎬ 万徒勒里坚信中

国人民建立的国家模式有必要在其他国家推广ꎬ 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国

智利ꎮ 他早年加入共产党ꎬ 奠定了其政治信仰的基础ꎮ 此外ꎬ 他还努力探索东

方文化的价值ꎬ 相信那些几千年来贯穿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信念的力量ꎮ

—９４１—

①

②

Ｌｕｉｓ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Ｍａｎｓｉｌｌａꎬ Ｈｏｙ ｅｓ Ｔｏｄａｖíａ􀆰 Ｊｏｓé Ｖｅｎｔｕｒｅｌｌｉꎬ ｕ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ｆíａ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 ＬＯＭ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５９􀆰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ｉｘｕｅꎬ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ｓ Ｃｈｉｎｏ － ｃｈｉｌｅｎａｓｅｎ ｅｌ Ｕｍｂｒａｌ ｄｅ ｕｎａ Ｎｕｅｖａ Ｅｔａｐａ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ꎬ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ｙ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ｅｓ ｐａｒａ ｕｎａ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áｎｅａ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ｙ Ｅｍｂａｊａｄａ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７􀆰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何塞􀅰万万徒勒里之所以能够融入中国社会ꎬ 是因为他的家人也来到了

中国ꎬ 能够在文化、 政治、 意识形态等方面与他协调一致ꎮ 万徒勒里的妻子

德利娅􀅰巴劳纳 (Ｄｅｌｉａ Ｂａｒａｏｎａ) 也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ꎮ 她是北京市第一

位外籍西班牙语女教师ꎬ 这在她与学生的照片和当时的报纸上都得到了反映ꎮ
她的孙女马尔瓦 (Ｍａｌｖａ) 作为万徒勒里基金会的协调员ꎬ 在 ２０１３ 年的一次

受访中谈道: “迪莉娅在中国引入了西班牙语教学ꎬ 她向中国学生教授西班牙

语ꎬ 并且为当时的中文杂志撰写文章ꎮ 她曾经一度对学习中文很感兴趣􀆺􀆺
她的女儿帕斯 (Ｐａｚ) 被送去学习中国文化ꎬ 帕斯在一所公立小学读书ꎬ 就像

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融入了中国社会ꎮ”①

由于何塞􀅰万徒勒里的活动ꎬ 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后ꎬ 中智两国从 １９５４ 年

起就建立起来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巩固ꎮ 他再度访问中国的史实也被记载在达

格尼诺博士的 «扬子江上的曙光» 一书中ꎬ 该书中叙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中

国之旅ꎮ②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号ꎬ 万徒勒里作为阿连德政府的 “使者”ꎬ 推动两

国政府签订了协议ꎬ 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使智利成为南美地区第一个和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的国家ꎮ 智利军事政变之后ꎬ 万徒勒里被撤销智利护照ꎮ③ 后来ꎬ
他离开了中国ꎬ 前往日内瓦定居ꎮ 几年后ꎬ 他肺病发作ꎬ 不得不再次返回中

国ꎬ 并在那里接受了私人医生的诊治ꎬ 最终于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病逝于北京ꎮ
人们在医院里为其守灵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前去探望ꎮ④

万徒勒里的骨灰被送回智利首都圣地亚哥ꎬ 并在那里举行了告别仪式ꎮ 他的

“象征性符号” 地位使其成为中智双边关系的伟大建筑师ꎮ 在由李昀祚和吴洪

英主编的 «中国与智利: 外交四十年» 的一书中 (此书是为了纪念中智双边

关系建立 ４０ 周年而出版)ꎬ 作者曾深切地怀念他ꎮ⑤

在此ꎬ 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由画家何塞􀅰万徒勒里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在当今的中国和智利是否还存在? 多年来他的艺术作品在他所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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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是否一直得到了保护? 在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文化交流年的庆

祝活动中ꎬ 这一问题得到了答案ꎮ 万徒勒里的艺术作品被陈列在上海艺术博

物馆、 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博物馆和南京的江苏艺术博物馆ꎮ 展览中还增添

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古巴保存下来的珍贵壁画ꎬ 包括在哈瓦那自由酒店题为

“团结” 的壁画和在古巴卫生部大楼的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Ｃａｍｉｌｏ
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ꎮ 他在欧洲的流亡生涯使得他在瑞士日内瓦创作了题为 “玛德琳”
(ｌａ Ｍａｄｅｌａｉｎｅ) 的彩色玻璃窗画ꎬ 并申报了文化遗产ꎮ 然而ꎬ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至 ７０ 年代末ꎬ 他最感兴趣的是为人权而战ꎬ 这表现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智利和她的山脉» 以及 «她的人民» 中ꎮ

三　 巴勃罗􀅰聂鲁达: 一个善于塑造国家形象的非国家行为体

２０ 世纪上半期ꎬ 智利社会的文化生活局限在一群知识分子中间ꎬ 他们或

者投入到文学、 艺术和音乐创作当中ꎬ 或者融入世界革命洪流之中ꎮ 其中ꎬ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ꎬ 他于 １９２４ 年发表

成名作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ꎬ 自此登上智利诗坛ꎬ １９７１ 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ꎮ 他出生于特木科 (Ｔｅｍｕｃｏ) 市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家庭ꎬ 后来以

诗人的身份进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法语教学ꎬ 这种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

了解欧洲作家 (包括俄国作家)ꎮ
１９２７ 年ꎬ 他加入智利的外交官行列ꎮ 他的第一个任职地是缅甸的仰光ꎬ

之后他相继被派到斯里兰卡、 爪哇、 新加坡、 布宜诺斯艾利斯、 巴塞罗那和

马德里任职ꎮ 他的 “世界” 在不断拓展ꎮ 漫长的外交官生涯使他增长了见识ꎬ
结识了世界上富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士ꎮ 与当时很多艺术家和知识

分子一样ꎬ 他投身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ꎮ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ꎬ 作为一个

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ꎬ 他通过和不同国家 (包括中国) 建立的关系网ꎬ 发挥

了独特的作用ꎮ
聂鲁达凭借其远见卓识ꎬ 在国际文化圈内占有一席之地ꎻ 漫长的外交生

涯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的进步文化运动ꎬ 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世界ꎬ 培养

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锐性与智慧ꎮ 他与毕加索、 豪尔赫􀅰阿马多、 萧三等世

界名人来往密切ꎮ 他冒险参与国际和平大会的事实 (捍卫国际和平的斗争是

冷战时期重要的文化阵线之一)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ꎮ 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员受

到魏地拉政府的监视与追踪ꎬ 他只能从智利秘密出发ꎬ 于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中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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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来到巴黎ꎬ 并且突然出现在第一届国际和平大会闭幕式的现场ꎮ 他的朋友、
智利作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曾这样描述这一事件: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星期一ꎬ 于五天前开幕的世界和平大会将在当天举行闭幕仪式ꎮ 仪式上聚集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家、 作家和政治人物ꎬ 有来自中国的郭沫若和萧

三ꎬ 来自拉丁美洲的 ２００ 多位代表ꎬ 包括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和拉萨罗􀅰
卡德纳斯ꎬ 阿根廷的安东尼奥􀅰伯恩ꎬ 古巴的尼克拉斯􀅰纪廉ꎬ 巴西的豪尔

赫􀅰阿马多和卡约􀅰帕尔多等人ꎮ 埃尔维斯􀅰法尔格是最后一场的主持人ꎬ
他用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 在结束这场讨论之前ꎬ 我们邀请最后一位发言人

讲话ꎬ 这位将要发言的朋友几分钟之前才赶到会场ꎬ 所以诸位还没能看到他ꎬ
他是一位被追踪被迫害的文化人士ꎬ 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ꎮ”①

巴勃罗􀅰聂鲁达于 １９２７ 年在缅甸仰光担任领事一职ꎬ 这是其东亚和东南

亚外交活动的起点ꎮ 在那些年间ꎬ 他取道上海的时候ꎬ 第一次与中国有了直

接的接触ꎮ ２４ 年后ꎬ 聂鲁达于 １９５１ 年从苏联出发正式访问中国ꎬ 为孙中山先

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颁发列宁和平奖ꎮ 在回忆录中他曾这样描述: “我们乘坐

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前往中国ꎮ 踏进这趟传奇的列车ꎬ 就犹如登上一艘在茫

茫大海中驶向无边而神秘的空间的轮船一样ꎮ 窗外是一片黄色ꎮ 时间已过仲

秋季节ꎬ 举目所见的是那灰白色的桦树上花瓣似的黄色树叶ꎮ”② 长途跋涉之

后ꎬ 聂鲁达抵达北京ꎬ 在那里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作家艾青等人ꎬ 这一切

都发生在 “文化大革命” 之前ꎮ 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事件: “第二天ꎬ 在

列宁和平奖颁发仪式之后 (当时被称作斯大林奖)ꎬ 我们在苏联大使馆用餐ꎬ
出席宴会的除了获奖人之外ꎬ 还有周恩来、 朱德以及其他几个人ꎮ 大使是保

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ꎬ 典型的苏联军人ꎬ 一而再地唱歌、 敬酒ꎮ 我被安排坐

在宋庆龄女士旁边ꎬ 她很高贵ꎬ 也依然很美ꎬ 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

性ꎮ”③这个故事发生在庆祝革命胜利两周年的历史背景下ꎮ
巴勃罗􀅰聂鲁达与中国作家的友谊之情日益加深ꎬ １９５４ 年ꎬ 聂鲁达在圣

地亚哥查思科那 (Ｃｈａｓｃｏｎａ) 宅邸庆祝 ５０ 岁生辰ꎬ 萧三和艾青从中国赶来为

其贺寿ꎮ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ꎬ 聂鲁达多年来与世界各地人民建立的深厚

友谊ꎬ 使他成为文化圈内最知名的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ꎬ 不仅在智利国内ꎬ
在国际上也是如此ꎮ 之后ꎬ 他收到了源源不断的邀请ꎮ 数年后ꎬ 他出席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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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之后ꎬ 取道昆明ꎬ 在那座中国边境上的最大城市

会见了以艾青为首的官方代表团ꎬ 后沿着长江观赏景色ꎬ 最后抵达南京ꎮ 就

这样ꎬ 聂鲁达作为从智利远道而来的贵客和拉丁美洲文化的代表人物ꎬ 与中

国官方有了直接的接触ꎮ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年)ꎬ 聂鲁达由于其漫长的外交官生涯

和参与国际会议的丰富阅历ꎬ 被派往智利驻法国使馆担任大使ꎮ 这一切都与

他强大的交际能力和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感相关ꎮ 后来ꎬ 他的健康状况日

益恶化ꎬ 不得不返回智利ꎮ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 也就是军事政变几天之后ꎬ 聂

鲁达病逝于圣地亚哥ꎮ 现在ꎬ 他的遗产在聂鲁达基金会的经营管理之下得到

了完整的保护ꎬ 然而ꎬ 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众多的世界友人ꎬ 他们仍在怀念聂

鲁达ꎬ 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ꎬ 更因为他是一位为了世界和平和正

义而奋斗的勇士ꎮ 聂鲁达与众不同的是ꎬ 他能够通过他的诗歌展示他的才智ꎮ

四　 余论

在这篇文章中ꎬ 当分析由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推动的结构改革进程的时候ꎬ
分析何塞􀅰万徒勒里和巴勃罗􀅰聂鲁达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ꎬ 尤其考虑到

两人政治观点有差异ꎮ
在冷战背景下ꎬ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个国家的政治立场在苏联和苏联共

产党与毛泽东领导的 “农村包围城市” 模式之间摇摆ꎮ 聂鲁达总是靠近莫斯

科制定的路线ꎬ 而万徒勒里却总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动的革命运动ꎬ
而这种无条件的忠诚使他被驱逐出智利共产党ꎮ 他对中国的眷恋是建立在他

和他的家人长期居住在中国以及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见证的基础之上ꎮ 难怪

他会被毛泽东视为一个重要人物ꎬ 并被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所接纳ꎮ 而聂鲁达

的情况不同ꎬ 他仅仅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访问ꎮ
今天ꎬ 当我们回顾这两位智利文化代表人物的时候ꎬ 我们需要再次自问:

万徒勒里、 聂鲁达与阿连德一起首次在南美洲展示了中国的形象ꎬ 那么ꎬ 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是否会产生像万徒勒里和聂鲁达这样的智利非国家行为体的人物?

(翻译　 颜 娟ꎻ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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